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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光与场景，纵是隔着
岁月风尘，也始终在自己的记忆
深处鲜活如初。回溯许多年来
乡村岁月里的趣味日常，赶集这
桩事，总在不经意间被忆起，眼
前便会铺展开一幅热气腾腾的
旧集市图景。

我对赶集的初始印象，大约
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乡村。
那时农村的热闹本就稀缺，除
开群众大会、春节看戏、水利会
战等大的活动外，赶集便是最
贴近平常日子的热闹。它与人
们的生计紧紧缠绕，五天一集的
节律，串起了乡集与村集的烟
火。不少人赶完这集赶那集，脚
步里藏着盼头，奔波中浸着生活
的甜。

对赶集的眷恋，约莫从十岁
便生了根。集市离我家七八里
路，待能稳稳走长路，每到逢集
我便早早缠着父母要同去。若
大人们心软时，便会牵着我的
手，踏上去集市的路。如今想
来，那段路满是辛劳，可当时的
我只觉快乐满溢，往返的奔跑里
全是对热闹的向往。

一进集市，大人们便扎进街
边门市与摊点，细细挑拣生产用
具与生活用品，讨价还价的声响
与商贩的吆喝交织，成了最鲜活
的市井乐章。集市也是乡村的
社交场，本村邻村的熟人在此偶
遇，停下脚步寒暄几句，家长里
短间，情谊便悄悄升温。而我这
个小不点，尚不谙世事，只睁着
好奇的眼睛在摊点间穿梭，除了
看热闹，满心都盼着大人们买些
吃食解馋。

年岁稍长，跟随家人赶集成
了自然而然的事。我的心思也
从单纯的贪吃，变成了吃与玩的
双重期待。这时的我，不再是只
会跟在身后的小尾巴，偶尔能帮
着照看买来的物品，也开始有了
自己的小需求——挑选几本崭
新的练习本、一双合脚的布鞋，
或是一件合身的衣裳。但更多
时候，我的目光还是被集市周边
的玩乐牵引着。

舅舅、姨娘家离集市不远，
赶集时，母亲常会带我顺道走亲
戚。二舅家的表哥表弟与我年
龄相仿，每次见面，总能迅速凑
到一起，解锁无穷的快乐。记忆
里，有两件趣事至今难以忘怀。

一件是夏日的河中戏水。
说是洗澡，实则是借着洗澡的名
头尽情玩乐。饭碗一丢，我们便
一溜烟跑到河边，“扑通”几声跳
进水里，清凉的河水瞬间驱散了

夏日的燥热。我们在水里比憋
气时长，比跳水距离，比游泳远
近，欢声笑语在水面上荡开，总
觉得时光过得飞快。直到大人
们的吆喝声从岸边传来，才恋恋
不舍地爬上岸，拖着湿漉漉的身
子往舅舅家走。

另一件便是入秋后的“摸
秋”。所谓摸秋，是指入秋后，各
家各户门前屋后的瓜地、果树上
挂满成熟果实，我们几个小伙
伴便趁夜色浓重，蹑手蹑脚钻
进附近的果园或瓜地，悄悄摘
下那些熟透的果子。归来后，
还会凑在一起比谁的“战利品”
更多、更好。偶尔哪家发现瓜
果少了许多，主人家难免会骂
上几句，但语气里并无真的怨
怼——大人们都懂，这是孩子
们嘴馋的小冲动，也就不当回
事。如今想来，“摸秋”早已成了
那个年代独有的印记，在物质丰
裕的今天，这样的趣事再也难觅
踪迹了。

岁月流转，乡村早已换了新
颜，集市也在时光里悄然蜕变。
温饱尚难维持的年代，物资匮
乏，人们的购买力有限，集市上
的商品也多是些基础的生活用
品。而今，镇、村集市上的商品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最令人
感慨的，是交易方式的迭代升
级。就连摆摊的老爷爷老奶
奶，也赶起了时髦，售出自家种
养的土产品时，总会熟练地掏出
随身携带的二维码，扫码收款，
便捷又高效。

集市最热闹的时候，当属春
节临近的半个多月。腊月刚至，
常年在外打拼的人们便陆续返
乡，加入赶集采购年货的大军。
逢集的上午，集市上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拥挤的地段连脚步都
难以挪动，即便是力气大的人，
也要费好大劲才能挤出人群。
许多人家是老老少少齐出动，大
肆采购年货，无论是孝敬老人的
滋补品，还是满足孩子心愿的零
食玩具，或是年夜饭所需的食
材，都被一一装进购物袋。人们
手提肩背，或是用车辆装运，脸
上满是采购年货后的满足与幸
福，那是对一年辛劳的慰藉，也
是对新年的期盼。

许多年过去，赶集早已成了
刻在人们心底的乡愁印记。它
不仅是千家万户交易、交流的重
要场所，更映照着乡村日新月异
的发展。也正因如此，这道独特
的乡村风景，才始终魅力不减，
温暖人心。

赶 集
□姚爱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
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句诗描绘了一种缥缈而
浪漫的意境，从两千多年前传
唱至今。那么，《诗经》里的“蒹
葭”到底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芦苇。
让我们拉近视角，大家看，

这根芦苇是不是很亲切？你顺
着摸它的叶片，很丝滑，像绸
缎；如果逆着摸，又会感觉有些
小毛刺；要是轻轻弯折它的茎，
还能感受到一股坚韧的劲儿。

在盐城沿海的广袤湿地
上，芦苇随处可见。它柔软、顽
强，也普通得几乎被我们忽
略。可对我手中的这只“震旦
鸦雀”来说，芦苇是它唯一的生
命支柱——它们之间存在着一
层温柔而和谐的共生关系。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想问：
诶，为什么偏偏是芦苇呢？

请大家回忆一下，芦苇是
不是通常都大片大片地长在一
起，密密麻麻的，哎，像一道天
然的绿色屏障，把震旦鸦雀牢
牢地护在怀里——风雨吹不进
来，天敌也难以发现它们。而
芦苇那空心的茎秆里，藏着很
多害虫的虫卵，震旦鸦雀可以
一边进食，一边用它们短而有
力的小嘴巴，为护佑自己的芦
苇精准地啄出藏在秆里的虫
卵。这场精巧的“医疗合作”，
能让芦苇的病害减少整整40%。

多么奇妙啊。柔软的芦
苇，和巴掌大的小鸟，就这样彼
此拥抱着对方，相互依存，共同
生长。

这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
的，第一层“共生”。

让我们把视角拉远一些，
芦苇在盐城湿地上随处可见。
其实它还有一个别名，叫“湿地
先锋”。

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一
颗颗随风飘荡的芦苇种子，轻
轻落入湿地的泥沙中。它们抽
穗、拔节、吐花、繁殖，在短时间
内，就蔓延成一大片芦苇丛。
慢慢地，完整的生态食物链就
在这里形成了。

当一根芦苇枯萎凋零，它
腐烂的残躯没入土壤，化作养
分，滋养来年的新芽。

四季轮转，生生不息。这

片湿地就这样，从初级走向成
熟，从诞生走向繁荣。

第二层共生——这是土地
与植物之间沉默而伟大的契
约。

让我们把视角再拉高拉远
一些，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城
市。盐城，是一座由长江、黄河
和海洋共同塑造出来的城市。
千百年前，古长江和古黄河都
曾在这里入海，泥沙经过潮汐
的冲刷与沉积，形成了独特的
地质样貌。千百年来，人们在
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留下了
与湿地紧密相连的历史人文与
生活方式。

尤为特别的是，盐城的黄
海湿地，是全球面积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淤泥质潮间带湿地，也
是中国首个滨海湿地类世界自
然遗产。盐城被誉为——“东方
湿地之都”。这里累计记录过
700多种动物，全球仅存约600
只的极危物种勺嘴鹬，每年有近
半会来这里觅食停歇；我们守
护的，不仅是一片风景，更是全
球生物多样性的命脉。在这
里，人类与湿地，城市与自然，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
长，这也是我要分享的，第三层

“共生”。
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
建 设 、民 族 复 兴 的 突 出 位
置。今天，我们看到——由盐
城青年环保组织、青年突击
队成员组成的“何小青”环保
队伍，频繁出现在碧海银滩
边，用青春担当守护生态岸
线；“盐城金海星”服务队的
青年志愿者常年开展“护线
爱鸟”行动，把青春力量投入
生态修复；全球滨海论坛期间，
盐城青年宣介湿地保护发展实
践经验，将湿地保护的青春声
音向全世界传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看，绿色的风自古老的《诗

经》中吹来，温柔地吹进我们心
中。愿我们像芦苇一样，扎根
大地、坚韧生长；愿我们的城
市像湿地一样，包容万物，生
生不息；愿我们的中国，在这
绿色的底图上，绘出更加辽阔
的明天！

风起芦苇 万物共生
□陈紫荆 王笑妍


